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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谚语“钱无两圆勿会响”的真谛
“钱无两圆勿会响”是闽南

方言谚语。古时候“钱”不是指

纸钞，而是指银圆或铜板。明万

历年间，欧美银元输入中国，光

绪十四年，广东始造银元，中国

自制银元自此始。

“圆”俗作“元”，闽南话说

为白银、大银，“铜板”说为“铜

镭”（danglui）。“两圆”（两枚）

“勿会响（dan）”（不会响），此句

谚语指没有两枚银元或铜板是

敲不响的。

据说，过去有个顾客到杂

货店买东西，买完东西后，他接

过店老板的钱，数了数，发现少

了一个铜板，便向老板要，老板

说，我找给你的钱，明明一个铜

板也不少，请你再数数，这位顾

客反复数钱时，不小心掉了一

个铜板，正落在地上一个铜板

的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老板

笑着说：“钱无两圆勿会响，地

上这个铜板可能是我找钱给你

时不小心掉地上的。”也许这就

是“钱无两圆勿会响”的来源

吧。

记得孩童时，左邻右舍的

小孩在一块儿玩耍，有时因一

点儿小事吵得面红耳赤，甚

至打起架来。不明事理的家

长互相指责对方，有时发展到

因“囡仔代志引起大人冤家量

债”（小孩子之间的事情引起

大人吵架互骂），闹得不可开

交，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

处。

而明事理的家长就会说：

“钱无两圆勿会响，一个巴掌

拍不响，只有两个巴掌才拍得

响，双方都有不对之处。”而

且还在人前严格教育自己的

孩子要宽于待人，要让步，检

讨自己。这样吵架很快就会平

息下来，邻居就能和好如初。

就像《增广贤文》所说：“责

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大家能成为邻居是上天赐给的

缘分，“远亲不如近邻”。正如闽

南童谣所唱的“人和最值钱，美

德传万年。人讲好亲戚，不如好

厝边。”

我们要像孟夫子所说的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都

是祖国的花朵，当父母的不仅

要爱护自己的小孩，也要把爱

心给别的小孩。

这句谚语在闽南话的应用

上还可衍生到其他方面，如夫

妻吵架，人们会说，清官难断家

务事。去劝架的人往往会说：

“哎呀，钱无两圆勿会响。夫妻

双方都有责任，不用去计较谁

是谁非，双方要互相谅解，互相

包容，不就好了吗？家和万事

兴，家不和，人看无（人家瞧不

起）。”

“钱无两圆勿会响”，我认

为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

引申。有时做一件事，一个人

成不了事，必须有人相助，协

作，合作的双方需要互相理

解、互相配合，才能成功双赢。

这种情况也可引用这句谚语，

即两个人想到一块，一拍即

合，事情办好了，事业也就成

功了。如台商到闽南投资，闽南

跟台湾地区本是“人同祖，语同

源”，亲如一家人。在今天紧锣

密鼓拼经济的时代，闽南地区

的厦漳泉为台商创造很多有利

条件，“筑巢引凤”，所以赢得更

多的台商来创业。台商和闽南

人同心协力，合作双赢，真正

是“钱无两圆勿会响”，两个巴

掌才拍得响。

海岸第一排的木麻黄
木麻黄是南方沿海地区常见

的树种，从广西北部湾、闽江口到

浙南海滨，从海南岛、台湾岛到洞

头列岛，无论是沙滩、路边、村头，

处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实际

上，中国早已建起一条宽阔的木麻

黄基干林带，绵延上万公里，护卫

着华南海岸。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木麻黄，都

会误以为某种松树。的确，木麻黄

的枝叶像松针一样纤细，只是更细

长飘逸，有许多环节，还会结出松

塔一样的果实，人们因此又称它马

尾树、驳骨松。

然而木麻黄与松树没有半点

关系，甚至不是针叶树。植物学

家说，那马尾一样细长的“针叶”

其实是它的细枝，枝上的环节可

以一节节拉断；退化为鳞片状的

叶子，就藏在环节里，微小到难

以察觉。

这种颠覆了我们“枝叶”概念

的怪异植物，自然分布于太平洋群

岛和澳大利亚，属于另一个动植物

区系。

话说回来，南半球炎热、贫瘠

的澳洲大陆，从某种角度看，正是

华南沿海地区的镜像，特别适合物

种交流。我们见到原产澳洲的桉

属、相思属、木麻黄属和银桦属植

物，纷纷漂洋过海，被引种到华南

繁殖，宾至如归。

木麻黄属于木麻黄科木麻黄

属，常绿乔木，高可达 30 米，生长

迅速，根系深广，具有抗风、抗旱、

耐盐碱的特性。闽南引种木麻黄

的时间很早，《福建省志·林业志》

称:“木麻黄在民国 8年（1919 年），

由华侨从印尼引种于泉州。”当时，

木麻黄还被视为一种行道树和庭

院景观树，种植不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在沿

海地区建设防护林带，木麻黄大显

身手。

福建东山岛有一句民谚:“看

见木麻黄，想起谷文昌。”上世纪

50 年代，东山岛的生态系统已经

崩溃，童山濯濯，风沙弥漫，流沙掩

埋了数十个村庄。县委书记谷文

昌率领全县人民在沙地上造林，尝

试了很多树种，但成活率很低。有

一天，他听说广东省电白县博贺镇

用“竹筐苗”技术在沙地上种植木

麻黄成功，派人前往取经，终于在

1956 年造林成功，木麻黄成活率

达到 90%以上。在谷文昌的带领

下，东山人把木麻黄种满了整个岛

屿，重建了生态。

东山县荒沙造林成功，具有示

范意义。从 1958 年开始，福建沿海

县市纷纷选择木麻黄来营造防风

固沙林，至上世纪末，海岸上矗立

起一条 3000 多公里的木麻黄基干

林带，彻底解决了福建的风沙之

患。

木麻黄是荒沙造林的先锋树

种。它们站在海岸第一排，手挽手，

肩并肩，勇敢地面对着永无止息的

台风、大潮和飞沙。正因为木麻黄

降低了风速，改良了土壤，其他植

物才能陆续跟进，在林下立足，逐

渐形成生态群落。防护林后面，是

人类美丽安宁的田园、道路、村庄

和城市。

这几年，我在翔安各地转悠，

突然发现，无论大嶝岛的海岸防护

林，还是内厝镇的农田防护林，已

经很少见到木麻黄纯林了，更醒目

的，往往是高大英挺的桉树。

原来，木麻黄生长快，衰老也

快，三四十年后抗风能力就开始下

降，防护林必须更新改造。这一回，

湿地松、桉树类、相思类等树种成

了主角，第一代木麻黄防护林，逐

渐替换为新一代的混交林，生态效

益更高。

行驶在闽南沿海大通道上，透

过车窗，还能不时看到一排排木麻

黄闪过。它们是上一代人留下的遗

产，日复一日，为人们抵御着海洋

灾害，如今尘满面，鬓如霜，依然坚

守在原地。我相信闽南人对木麻黄

的感情，一定比我更深。

（萧春雷 来源：厦门晚报）

2019 年末，我与某出版社人文中心

负责人逛书店，他拿起叶兆言的新书《南

京传》，说:“最近，这本书卖很火。你可以

写本《厦门传》。”我说:“不敢！我虽然也

算厦门人了，但要写这样一本书，至少还

得狠读它三五年。”因为这个缘故，读到

何况、李启宇的《厦门传》时，我有一种莫

名的兴奋。

近年新兴的“城市传”，与传统的地

方史志有很大不同。偌大厦门，如果按老

套路去写史写志，作文献意义上的史料

复述，开篇也得旧石器新石器写起。可是

城市传不一样，它精心选取史志当中“具

有永恒趣味的部分”（毛姆语）。

《厦门传》是生活在厦门岛的人的

史。开篇《新城秋宴》，中唐时期怀化大将

军、“开漳圣王”陈元光的诗《漳州新城秋

宴》，有人认为此新城即今厦门城。《厦门

传》根据《新唐书·兵志》关于“唐初兵之

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的

记载，结合《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记载，

生动描述陈元光及其部属在古厦门岛的

一次重大活动，由此开创了厦门岛新的

历史篇章。

史书特点是“以事系人”，现代史书

没有人物传，历史人物更须依赖于事件。

那样的人物往往概念化，标签化。城市传

也许可以说“以人记事”，以人物铺陈历

史事件。《厦门传》后记坦言:“本书呈现

的厦门故事，或许有别的叙述逻辑，但在

我们的思考路径中却是这般模样。”究竟

哪般模样？掩卷之际，我眼前好似一条用

人物缀串起来的珍珠项链，对于厦门城

的发展历程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厦门历史的重头戏在于明朝之后，

多涉两岸及中国对外关系，郑成功、施

琅、林则徐等人物都曾是主角。《厦门传》

写道:“史学界将郑成功这次军事行动定

义为‘收复台湾’，是基于以下认识：从国

家层面，台湾从外国人手里回到了中国

人手里；从个人角度，郑成功重新夺回了

父亲郑芝龙等父辈最早开发的台湾南部

土地。”这样，既有宏大叙事，又关注具体

的人的命运。

1680 年清军攻占厦门，八旗兵“进

取民间家赀，荡焉一空”。《厦门传》写道:

“这座小岛方圆不过百里，比于大清王朝

广袤的国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

在兵灾匪害中煎熬多年的岛民来说，这

座小岛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一

切。”读着这样的人文关怀，我为之动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米养百样

人。厦门城从不同的历史走来，形成了

不同的“性格史”。华侨华人问题专家

黄猷曾说:“为这种文化所化的一代、两

代鼓浪屿人，男士是昂藏、洒脱而敬

业、勤谨，女士则是修整、大方而喜乐、

恬静，一群群男女青年走在街上就是

一道道显得超凡脱俗的风景线。这是

真情的流露而非对英国绅士、淑女贵

族气派的仿真。”在《厦门传》中，一个

个富有个性、不那么著名，但是栩栩如

生的人物扑面而来。

如今的厦门被称为“海上花园之

城”，岛上有湖，湖上又有岛，“鸟是树的

花朵”，美丽，宜人，因此我也成为“新厦

门人”。但厦门并非从来如此，相反曾经

有人将厦门与土耳其的城市视为世界上

最脏的城市。这当中的巨变，疑聚着多少

人的心血，意味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厦

门传》没有忘记那些功臣，比如直言“厦

门着实应该感谢林国赓”。

历史叙事小说化的现象由来已久，

我们读从《史记》中节选的课文《鸿门

宴》，不觉得像读小说吗？只不过现在有

些人物传记或大众历史的小说化现象太

滥，盲目虚构场景与细节，好比洋酒加冰

块太多，淡然无味，让我等“酒徒”没了酒

兴。 （冯敏飞 来源：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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